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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新
荔
園
標
榜
懷
舊
，
開
放
了
好
幾
周
，

還
是
沒
有
意
欲
要
去
。
倒
是
在
邱
德
根
女

兒
邱
美
琪
的
一
個
飯
局
上
，
聽
她
說
起
舊

荔
園
和
宋
城
往
事
，
我
對
新
荔
園
又
關
注

起
來
。

周
末
的
晚
上
，
到
中
環
新﹁
荔
園﹂
走
了
一
趟

懷
舊
之
旅
，
結
果
贏
得
了
獎
品
，
卻
暴
露
了
年

齡
。園

內
青
少
年
居
多
，
他
們
對
攤
位
遊
戲
如﹁
夾

波
子﹂
、﹁
掟
階
磚﹂
等
充
滿
好
奇
，
但
老
鼠
拉

龜
無
從
入
手
。
本
人
在
舊
荔
園
玩
過
上
述
遊
戲
，

﹁
掟
階
磚﹂
倒
有
點
心
得
，
所
以
贏
取
獎
品
並
不

太
困
難
。
當
走
過﹁
拋
抓
子﹂
攤
位
，
倒
勾
起
了

兒
時
回
憶
，
小
時
候
社
會
物
質
缺
乏
，
孩
子
的
創

意
玩
具
不
少
，
女
孩
子
自
己
縫
製
小
米
袋
或
小
砂

袋
自
製﹁
抓
子﹂
，
與
同
學
天
天
比
賽
。

這
晚﹁
拋
抓
子﹂
攤
位
圍
觀
人
多
，
幫
襯
者

少
，
因
為
青
年
都
不
懂
這
樣
的
玩
意
，
看
示
範
怎

麼
看
也
看
不
明
白
。
攤
位
小
姐
留
意
到
本
人
的
歲

月
痕
跡
，
主
動
向
我
挑
戰
：﹁
小
時
候
可
有
玩

過
？﹂
這
下
子
倒
激
起
我
的
興
致
來
了
。

攤
位
小
姐
向
我
示
範
一
次
玩
法
，
把﹁
抓
子﹂

拋
上
拋
落
，
可
惜
沒
有
一
個
接
得
住
，
全
部
散
落

枱
面
。
久
違
了
的
小
玩
意
，
對
我
來
說
卻
是
零
難

度
，
結
果
每
一
拋
都
全
中
，
為
小
攤
位
帶
來
一
陣

興
奮
掌
聲
和
勝
利
鐘
聲
。
輕
輕
鬆
鬆
拿
走
了
獎

品
，
攤
位
小
姐
看
呆
了
，
喃
喃
地
說﹁
世
外
高

人﹂
呀
！
當
然
，
這
下
子
也
暴
露
了
我
的
年
齡
秘

密
，﹁
世
外
高
人﹂
是
歲
月
煉
成
的
。

十
元
換
一
個
代
幣
，
玩
這
些
攤
位
遊
戲
，
需

一
至
數
個
代
幣
不
等
，
玩
一
次
遊
戲
，
花
的
不

是
十
元
八
塊
，
而
是
二
三
十
元
，
是
有
點
昂

貴
。
新
荔
園
為
招
徠
生
意
，
逢
星
期
一
至
四
推

出
新
優
惠
，
成
人
玩
各
類
機
動
遊
戲
和
趣
味
景

點
，
均
可
享
小
童
價
，
以
增
加
市
場
收
益
，
看

來
是
應
有
可
為
。

「世外高人」

香
港
書
展
每
年
必
去
，
已
堅
持
了
十
幾
年

矣
。今

年
的
書
展
主
題
是
：﹁
從
香
港
閱
讀
世
界

．
一
讀
鍾
情﹂
，
這
句
話
用
在
香
港
書
展
再
恰
當

不
過
，
因
為
在
這
裡
，
兩
岸
三
地
作
家
的
作
品
被

悉
數
收
齊
，
大
家
都
在
維
多
利
亞
海
灣
這
裡
接
受
讀

者
的
檢
閱
，
有
各
種
眼
神
：
苛
刻
、
喜
愛
、
漠
視
和

熱
切
，
當
然
是﹁
一
讀
鍾
情﹂
。

每
個
七
月
都
有
七
天
的
狂
熱
，
讀
書
人
在
這
一
周

絕
不
孤
單
，
最
高
興
的
還
是
主
辦
單
位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
每
年
都
是
旺
丁
又
旺
財
。
旺
丁
是
指
入
場
人

數
萬
頭
湧
動
、
年
年
翻
新
；
旺
財
是
指
進
場
的
人
搶

書
像
不
要
錢
。
不
過
，
書
商
方
面
依
然
是﹁
有
人
歡

喜
有
人
愁﹂
，
因
為
門
庭
若
市
和
門
前
冷
落
者
壁
壘

分
明
。

而
最
誘
惑
讀
者
的
是
書
展
的
打
折
書
。
從
第
一
天

起
就
有
書
商
打
出﹁
一
百
元
一
包
書﹂
，
就
是
給
你

一
個
袋
子
，
你
能
裝
進
去
的
都
可
以
以
百
元
提
走
，

有
人
提
了
二
十
多
本
，
更
有
牛
人
竟
塞
進
三
十
本
新

書
。
還
有
出
版
公
司
在
最
後
一
天
把
雜
誌
降
至
一
百

元
十
八
本
，
在
書
展
最
後
半
小
時
，
更
降
至﹁
二
十

元
任
執﹂
，
結
賬
時
皆
大
歡
喜
。

每
年
書
展
備
受
關
注
的
是﹁
年
度
作
家﹂
，
今
年
選
出
的
年

度
作
家
是
李
歐
梵
，
以
表
彰
他
過
去
半
個
世
紀
在
文
壇
的
成

就
。
李
歐
梵
在
全
球
華
人
文
化
學
術
界
聲
名
斐
然
，
今
年
的

﹁
文
藝
廊﹂
以
圖
文
實
物
等
各
種
手
段
，
全
方
位
揭
秘
了
這
位

文
化
大
家
的
學
術
成
果
。

遂
想
起
我
與
李
教
授
幾
年
前
的
一
次
接
觸
。
那
是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的
十
一
月
，
當
時
深
圳
讀
書
論
壇
請
李
歐
梵
先
生
來
做
場

演
講
，
因
為
我
負
責
與
他
聯
繫
，
便
去
香
港
接
他
，
當
時
他
和

太
太
李
玉
瑩
住
在
城
市
大
學
。
李
先
生
隨
和
、
儒
雅
，
完
全
沒

有
名
教
授
的
做
派
，
倒
也
吻
合
了
我
在
讀
他
的
文
章
時
的
想

像
。
不
過
，
那
次
給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倒
是
他
與
太
太
的
恩

愛
。
那
天
清
晨
，
從
九
龍
塘
城
市
大
學
公
寓
一
坐
上
車
，
李
先

生
就
和
太
太
說
起
了﹁
情
話﹂
。﹁
二
李﹂
之
間
抓
住
一
切
機

會
，
猛
烈
向
對
方
示
愛
，
毫
不
給
對
方
喘
息
之
機
，
我
當
時
覺

得
，
就
是
蜜
月
期
的
夫
妻
也
不
過
如
此
，
何
況
是
六
十
五
歲
的

﹁
老
夫
老
妻﹂
？

等
到
講
座
結
束
後
，
一
幫
人
去
酒
吧
小
酌
，
我
向
李
先
生
表

達
了
我
的
羨
慕
，
他
告
訴
我
：﹁
我
們
夫
妻
倆
，
都
是
有
過
失

敗
的
婚
姻
經
歷
，
老
了
走
到
一
起
，
才
明
白
什
麼
是
愛
情
，
才

懂
得
珍
惜
。
你
知
道
嗎
，
我
們
什
麼
時
候
最
幸
福
？
那
就
是
在

家
裡
，
我
倆
一
人
在
一
間
房
裡
寫
東
西
，
忽
然
同
時
放
下
手
上

的
筆
，
朝
着
對
方
大
呼
一
聲
：﹃
老
公
、
老
婆﹄
，
這
就
是
幸

福
。﹂
聽
了
這
番
話
，
我
一
下
子
讀
懂
了
他
們
的
黃
昏
之
愛
。

書
展
帶
有
兩
岸
三
地
同
場
競
技
的
味
道
，
我
也
特
別
留
意
內

地
作
家
和
作
品
的
狀
況
。
而
每
次
中
國
出
版
集
團
及
其
他
內
地

出
版
社
的
展
位
，
都
被
我
一
次
又
一
次
反
覆
光
顧
。
但
略
感
失

望
和
遺
憾
的
是
內
地
專
區
卻
乏
人
問
津
，
大
多
書
客
僅
成
為
匆

匆
過
客
。
我
問
了
一
個
工
作
人
員
，
他
苦
笑
着
說
，
賣
得
不

好
，
他
也
不
知
原
因
。
一
邊
是
莫
言
的
書
堆
前
很
冷
落
，
另
一

邊
是
一
本
︽
香
港
攝
一
圈
︾
的
攝
影
集
前
排
着
長
隊
。
我
當
然

不
能
據
此
判
斷
香
港
讀
者
的
水
準
和
品
位
，
只
能
從
欣
賞
習

慣
、
口
味
方
面
找
答
案
。

後
來
一
個
香
港
朋
友
跟
我
說
的
一
番
話
，
讓
我
稍
稍
有
了
點

認
識
。
當
時
議
論
起
香
港
讀
者
的
閱
讀
興
趣
，
他
說
香
港
讀
者

獨
立
得
很
，
基
本
上
不
依
靠
暢
銷
書
榜
買
書
，
而
且
相
對
比
較

理
性
、
務
實
，
過
於
沉
重
的
東
西
不
受
青
睞
，
過
於
被
包
裝
的

東
西
也
會
起
反
效
果
。

內
地
作
家
的
書
賣
得
最
好
的
要
屬
余
華
和
馮
唐
，
尤
其
是
馮

唐
的
︽
不
二
︾
，
佔
盡
風
頭
，
稍
稍
給
咱
們
挽
回
點
面
子
。
但

香
港
書
展
最
讓
我
喜
歡
的
一
點
就
在
於
，
無
論
對
什
麼
書
都
一

視
同
仁
，
賣
得
好
的
、
賣
得
差
的
，
都
比
肩
而
立
，
差
別
只
在

各
書
堆
前
排
隊
的
長
短
。

香港書展走馬記

幾
年
前
，
有
港
台
記
者
來
訪
問
，
問

我
最
難
忘
的
一
份
工
作
，
他
以
為
我
會

說
是
某
名
牌
雜
誌
，
沒
想
到
我
提
的
是

︽
新
報
︾
。
我
是
一
九
八
八
年
六
月
加

入
該
報
的
，﹁
幸
運
地
被
選
中﹂
︵
時

任
該
版
編
輯
兼
統
籌
陳
約
基
語
︶
，
成
為
該

報
︽
社
會
實
錄
︾
版
一
員
，
那
是
由
時
任
副

社
長
龍
景
昌
先
生
︵
他
月
前
從
︽
明
周
︾
總

編
輯
職
位
退
休
︶
直
接
領
導
的
專
題
小
組
。

︽
社
會
實
錄
︾
可
說
是
該
報
招
牌
版
，
主

旨﹁
以
相
片
觀
照
社
會
，
藉
文
字
引
發
關

懷﹂
，
據
說
是
受
到
陳
映
真
主
編
的
台
灣
雜

誌
︽
人
間
︾
啟
發
，
通
過
記
者
多
次
對
受
訪

對
象
和
事
件
的
跟
進
，
深
入
發
掘
新
聞
背
後

的
人
間
真
相
和
新
聞
以
外
的
感
人
故
事
，
並

以
報
道
文
學
和
報
道
攝
影
方
式
，
圖
文
並
茂

地
以
全
版
乃
至
跨
版
呈
現
，
有
大
新
聞
或
好

故
事
時
，
會
出
版
多
達
四
大
版
。

這
在
當
時
是
大
膽
的
嘗
試
，
不
但
給
記
者

有
充
分
時
間
做
全
面
採
訪
和
深
度
報
道
，
更

配
以
特
大
的
現
場
照
片
︵
以
黑
白
為
主
︶
，

效
果
極
具
震
撼
性
。
我
加
入
時
，
該
版
已
推

出
年
半
並
成
名
，
想
加
入
的
人
很
多
。

當
時
，
我
們
一
組
六
人
︵
四
位
文
字
記

者
，
兩
位
攝
記
，
其
中
一
人
兼
編
輯
和
統

籌
︶
，
還
兼
顧
另
一
個
周
刊
式
︽
城
市
縱

橫
︾
版
，
並
有
不
少
兼
職
記
者
。
以
當
時
報
社
標
準
來

看
，
人
手
算
充
裕
。
而
且
，
有
副
社
長﹁
庇
蔭﹂
，
從
選

題
、
採
訪
、
編
輯
、
版
面
調
動
乃
至
工
作
時
間
上
都﹁
高

度
自
治﹂
，
算
是﹁
特
權
一
族﹂
。

創
刊
專
題
是
一
九
八
六
年
底
轟
動
全
港
的﹁
葵
涌
馬

可
硝
皮
廠
爆
炸﹂
，
該
事
故
造
成
共
十
四
人
傷
重
不
治
，

記
者
在
醫
院
跟
死
傷
者
家
屬
共
度
兩
個
晝
夜
，
以
感
同
身

受
的
筆
觸
寫
出
長
篇
悲
歌
︽
生
死
之
間
的
等
待
︾
，
引
起

很
大
迴
響
。
而
我
在
約
兩
年
後
跟
進
採
訪
當
時
被
列
為

﹁
極
度
危
殆﹂
的
三
位
倖
存
者
，
寫
下
續
篇
︽
遙
遙
無
期

的
等
待
︾
。

記
得
採
訪
前
，
初
出
茅
廬
的
我
天
真
地
以
為
，
大
難

不
死
的
倖
存
者
會
充
滿
感
恩
並
滿
懷
希
望
，
原
來
不
是
。

因
為
，
命
雖
保
住
了
，
但
重
傷
後
遺
症
留
下
的
一
道
道
傷

痕
卻
沒
有
隨
着
當
初
關
懷
的
目
光
離
去
，
而
是
導
致
長
年

全
身
痕
癢
，
時
刻
威
脅
性
命
。
那
種
自
覺
猶
如
怪
物
廢

人
、
看
不
到
希
望
的
痛
苦
，
更
難
面
對
，
更
漫
長
。

之
後
，
每
每
看
到
類
似
事
故
，
如
台
灣
的
塵
爆
事
件

等
，
我
就
想
起
當
年
採
訪
的
三
位
倖
存
者
，
不
知
今
日
可

安
好
？

（
下
）

關懷式報道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香
港
國
際
學
校
學
位
一
直
供
不
應
求
，
當

中
原
因
是
學
校
不
限
國
籍
，
只
要
符
合
學
校

收
生
要
求
，
學
生
英
語
水
平
夠
。
從
前
的
國

際
學
校
，
主
要
作
用
是
服
務
來
港
營
商
及
工

作
的
外
國
人
子
女
，
吸
引
海
外
人
才
，
增
強

香
港
的
競
爭
力
。
近
年
，
聽
到
不
少
商
界
朋
友
訴

苦
，
說
有
不
少
來
港
工
作
的
專
業
人
士
及
海
外
投

資
者
，
其
子
女
一
直
找
不
到
香
港
國
際
學
校
的
學

位
，
最
後
要
安
排
他
們
到
深
圳
、
廣
州
入
讀
國
際

學
校
，
長
遠
擔
心
海
外
投
資
者
會
因
為
不
能
在
港

為
子
女
尋
到
心
儀
的
國
際
學
校
，
而
不
願
來
港
工

作
，
令
香
港
競
爭
力
大
打
折
扣
。

稍
稍
翻
查
本
地
國
際
學
校
收
生
數
據
，
可
見
其

﹁
國
際﹂
之
名
未
必
恰
如
其
分
，
部
分
學
校
的
香

港
學
生
比
例
甚
至
超
過
一
半
。
根
據
教
育
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統
計
，
就
讀
國
際
學
校
的
中
小
學
生
約

31,860

人
，
其
中
本
地
學
生
總
人
數
佔
整
體
百
分

比
約
百
分
之
十
三
。
當
中
有
三
間
學
校
本
地
學
生

數
目
比
例
比
非
本
地
學
生
的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十
，

有
十
二
間
的
本
地
學
生
數
目
比
例
超
過
百
分
之
二

十
。
不
少
中
產
父
母
，
有
的
為
了
讓
孩
子
英
語
更

好
，
有
的
為
了
逃
避
香
港
的
功
課
壓
力
，
讓
子
女

入
讀
國
際
學
校
。
國
際
學
校
，
儼
然
成
為
本
地
學

生
的
教
育
避
難
所
，
導
致
國
際
學
校
學
位
數
量
的

增
長
速
度
遠
遠
追
不
上
需
求
的
增
幅
。

要
解
決
國
際
學
校
學
位
供
不
應
求
，
是
否
增
加
供

應
就
可
以
？
這
又
牽
涉
到
土
地
不
足
問
題
，
畢
竟
辦
學
地
方
不

足
，
現
有
的
校
舍
不
能
擴
展
，
自
然
不
能
夠
提
供
更
多
教
學

設
施
和
空
間
來
容
納
更
多
的
學
生
。
於
我
看
來
減
少
本
地
需

求
更
是
合
理
的
解
決
方
法
，
有
效
減
少
本
地
需
求
，
弄
好
本

地
教
育
是
唯
一
的
，
亦
最
可
行
的
方
法
。
只
要
大
眾
不
再
視
國

際
學
校
為
教
育
避
難
所
，
一
切
問
題
都
可
迎
刃
而
解
。

國際學校不「國際」？ 思旋
天地
思 旋

似
乎
不
管
在
什
麼
年
代
，
玫
瑰
花
都
代
表
愛

情
。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情
人
節
，
玫
瑰
花
賣
出
最

多
，
也
賣
得
最
貴
。
不
過
，
玫
瑰
有
刺
，
但
在
情

人
節
送
出
的
玫
瑰
，
刺
都
事
先
去
除
了
。
無
刺
的

玫
瑰
，
只
能
象
徵
愛
情
，
不
能
全
然
代
表
愛
情
。

因
為
在
真
實
的
愛
情
裡
，
確
實
是
帶
刺
的
。

就
像
我
在
看
重
播
的
日
劇
︽
獻
給
阿
爾
吉
儂
的
花

束
︾
時
，
那
首
在
片
中
播
出
的
西
洋
歌
曲
唱
的
：
「
有

人
說
愛
情
是
一
條
河
流
，
會
淹
沒
溫
柔
的
蘆
葦
。
有
人

說
愛
情
是
一
把
剃
刀
，
會
在
靈
魂
深
處
烙
下
斑
斑
血

跡
。﹂
真
的
，
愛
情
的
刺
很
多
，
一
不
小
心
就
會
受
傷

害
，
但
正
如
那
首
歌
的
歌
詞
所
說
，﹁
愛
情
是
一
種
飢

餓
，
無
休
止
的
疼
痛
需
要﹂
。
愛
情
儘
管
多
刺
，
卻
是

人
人
的
企
望
和
期
待
。

不
過
，
歌
者
認
為
愛
情
是
一
朵
花
，
而
人
只
是
花
的

種
子
。
是
心
，
因
為
害
怕
破
碎
，
而
永
不
學
習
舞
動
；

是
夢
，
因
為
害
怕
清
醒
，
而
永
不
爭
取
機
會
。
但
請
想

想
在
冬
天
的
時
候
，
在
那
寒
徹
心
扉
的
冰
雪
深
處
，
躺

臥
着
的
種
子
，
只
要
充
滿
愛
的
陽
光
照
射
，
到
春
天
時

便
會
長
成
玫
瑰
。
所
以
，
這
首
歌
既
叫
作
︽
有
人
這
樣

說
愛
情
︾
，
亦
叫
作
︽
玫
瑰
︾
。

現
代
離
婚
率
之
所
以
比
以
前
高
出
很
多
，
是
不
是
那
些
在
情
人

節
送
出
的
玫
瑰
，
都
不
帶
刺
了
，
因
而
令
人
誤
以
為
愛
情
都
是
那

麼
美
好
，
隨
便
就
可
緊
抓
？
如
果
玫
瑰
的
刺
還
在
，
是
否
可
以
讓

年
輕
的
情
侶
體
會
到
，
要
緊
抓
愛
情
，
是
需
要
小
心
翼
翼
呢
？

其
實
，
現
代
的
青
年
男
女
，
在
送
出
和
接
受
玫
瑰
的
時
候
，
有

沒
有
想
過
以
前
的
玫
瑰
，
是
經
冬
雪
之
後
，
陽
光
照
射
才
綻
放
出

美
麗
呢
？
然
而
在
現
代
化
的
栽
培
下
，
玫
瑰
已
經
是
在
溫
室
裡
可

以
大
量
培
植
了
，
因
此
，
沒
有
人
會
想
到
美
麗
的
花
朵
，
是
需
要

經
過
冬
雪
的
掩
埋
茁
長
的
，
更
不
會
想
到
玫
瑰
是
多
刺
的
。

這
就
像
現
代
的
愛
情
吧
，
都
是
在
溫
室
裡
成
長
的
年
輕
人
，
遇

有
挫
折
就
寧
願
拋
棄
。

玫瑰與愛情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小暑季節，我應朋友之邀，來到郊區的村莊。
朋友很熱情地招待，臨近中午，來到位於荷花園
的「農家樂」就餐。
這處農家樂離着村子比較遠，四周都是荷花
池，荷花池邊種植了一行行垂柳，垂柳的鬚髯隨
風搖曳。道路兩旁茂密的旱柳，不遠處就是一片
柳樹林子，碗口粗的柳樹搖晃着樹枝，就好像一
群舞蹈演員。
小木屋有點悶熱，我離座到外面透透風，一位
朋友陪伴漫步於柳蔭。我和朋友隨走隨聊天，柳
樹上的蟬也來湊熱鬧，用「吱吱吱」的鳴叫參與
閒聊。
蟬在不停地歌唱，臨近的柳樹上聲音很大，好
像是給我們安排的專場，數十隻蟬放開了歌喉，
撒着歡地鳴唱。遠處的柳樹上依稀傳來細微的引
吭，這遠近之聲演奏了一場金蟬大合唱。
那位朋友嫌棄聲聲蟬鳴，他說：「知了叫聲真
煩人，太吵。」我卻不然，聽得是那樣入神，彷
彿又回到了務農時的光景。
曾記得四十年前當農民時，每到夏秋季，總喜
歡躺在柳蔭下乘涼。正在困神上來的當兒，樹上
的蟬鳴就響成一片，吵得難以入睡。我只好爬起
身來，從地上撿起坷垃塊，向樹上投擲過去。坷
垃碰到樹枝，濺起一陣沙霧隨風散去，蟬被嚇得
起飛了。過不了多久，蟬又返回樹上，重新起頭
鳴叫，後來，任憑坷垃再次飛上樹枝，蟬都是趴
在樹枝上沒有挪窩。
蟬有很多名字，學名叫蚱蟬，也叫金蟬，有的
叫知了、嘛嘰嘹、黑老哇哇，還有的地方叫哨
蜷。蟬的幼蟲叫知了猴、結了龜、結了猴、蟬
猴、肉牛、蟬鬼、神仙等等。昆蟲資料顯示，蟬

為同翅科大型昆蟲，約有二千多個品種，之所以
稱為大型，牠的體長五公分左右。蟬有兩對膜
翅，複眼突出，單眼三個。雄蟬的腹部有發音
器，能連續不斷地發音。雌蟬不發聲，在腹部有
聽聲器，能在交配前聽到雄蟬的求偶聲。
蟬的幼蟲產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成蟬在樹上
交配後，受精雌蟬就用劍一般的產卵管刺破樹
枝，把卵產在樹枝小孔內。產進了卵的樹枝好像
中了毒一般，慢慢地乾枯，枯枝在風力的催促下
掉到地上，蟬卵隨之掉入土壤表皮。還有一種說
法，枯枝被打雷震掉，卵隨着雷聲慢慢進到土壤
裡，故對蟬的幼蟲叫做「雷震子」。蟬的幼蟲落
地後，慢慢地鑽進了樹下的土層，埋在樹根周
圍，牠們靠吸食樹根的汁液長大。蟬的幼蟲在土
地裡生存時間很久，一般在五年到十五年左右才
破土而出，最早的也要經過三年。
蟬的生長過程複雜，從卵到幼蟲，經過多次蛻
皮，最後到成蟲。幼蟲變成蟬蛹後就要破土而出
了，牠靠着一對帶有鏟刀的爪子，把頭頂上的土
一點點挖開，憑着本能鑿出一個小洞。蟬蛹很狡
猾，牠出土的時機不到，就不會把薄薄的那層土
破開。傍晚時分，當外面沒有響動時，蟬蛹迅速
地拱開泥土，像蝸牛一樣向前面的樹幹爬去。
常言說，狐狸再狡猾也對付不了好獵手，蟬蛹
哪裡會想到，人們已經在樹下等候。爬行慢的剛
出洞就被逮了個正着，爬行快的在樹幹上被逮
住，只有那些漏網的才能爬到樹幹上去，蛻變成
蟬。大概是蟬蛹蛻變的緣故，人們才給牠起了個
「神仙」的美名。
我小時候很喜歡摸「神仙」，一個晚上能摸十

多隻，有時候還要多一些。摸到神仙後就帶回

家，先把牠放到清水裡洗澡，而後把牠放進鹽水
裡醃製，醃製一天後煎來吃。每當吃到這口美味
時，又換了一種愛戀的心情，從心眼裡喜歡上了
蟬。
蟬是偉大的昆蟲物種，牠從遠古走來，並產生
了豐厚的蟬文化。在中國古代，蟬象徵復活和永
生，蟬的幼蟲形象被刻在商代青銅器上，玉珮上
雕刻蟬的作品諸多，最早的雕蟬玉珮也見於商
代。從周朝後期到漢代的葬禮中，人們總把一個
玉蟬放入死者口中以求庇護和永生。濟南市長清
區出土的雙乳山漢墓中，墓主人口含玉蟬，手握
金餅，成為寶貴的出土文物。
自古以來，人們對蟬鳴很感興趣，歷代文人墨
客，詩人名家都寫了諸多關於蟬的佳作。詩人留
下的「詠蟬」詩句，作家書寫的「頌蟬」美文，
畫家描繪的諸多「鳴蟬」畫卷，都為華夏文化寶
庫增添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帶有蟬字的成語
典故也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成語是「金蟬脫
殼」，最有哲理的典故是「螳螂捕蟬，黃雀在
後」，最受兵家推崇的計策就是「金蟬脫殼
計」。
猜謎語是中華古老的傳統，民間有很多蟬的謎

語和字謎。有一段謎語把蟬描繪得真真切切，那
就是「唱歌不用嘴，聲音真清脆，嘴尖像根錐，
專吸樹枝水」。還有一句謎語形容蟬的命運，就
是「短命的歌手」。
雄蟬每天歌唱不停，每個品種的雄蟬會發出三

種不同的聲音。集合聲是合唱中的優美音符，這
種聲音是受天氣的變動調節，也受其他雄性蟬鳴
的引誘。交配聲顯得是那樣迫切，求偶前的急促
鳴叫，引誘異性快快到來。驚嚇聲震耳欲聾，每
當被捉住或者受到驚嚇的時候，蟬會發出粗厲的
鳴叫。
蟬的天敵很多，自從爬出土地那一刻起，人們

在捕捉食用，狗、貓、鼬、鼠、蛇等小動物也在
捕食。蟬趴在樹上蛻化過程中，被善於爬樹的小
動物掠來吞噬。蟬蛻化成飛蟲後也不安全，被樹

上的鳥兒瞅準機會吞入嗉囊。
蟬渾身是寶，人類捕蟬有利可圖，蟬蛹性寒且
味香，具有解熱定驚等功能。蟬蛹營養豐富，味
道鮮美，成為餐桌上的美味佳餚，在酒店的菜譜
上標注「油炸金蟬」、「乾煎金蟬」等等。蟬蛹
含有大量的蛋白質，據說一隻蟬蛹的蛋白質超過
一隻雞蛋。蟬蛻可以入藥，有明目之功效，《本
草綱目》中把蟬蛻載入貴重藥材行列。
隨着蟬的廣泛食用，自然生長的蟬愈來愈少，

價格不菲。有經濟頭腦的人們開始了人工飼養。
飼養蟬的技術並不複雜，將有蟬卵的枝條採集
後，把修剪後的枝條捆成一捆，放入鋪有濕潤土
的容器中，保持適宜的溫度和濕度。待幼蟲出來
以後，埋入樹根旁，兩年後即可長出蟬蛹。
在亞熱帶，聞蟬鳴時間很漫長，從春夏之交到

深秋，吱吱蟬鳴不絕於耳。蟬的演唱會有獨唱，
也有合唱，不用樂器伴奏，那些「大自然歌手」
都會演奏出優美的樂章。
蟬是有益的物種，因為牠有食用和醫藥價值。
蟬卻也是一種樹木的害蟲，無論多麼茂盛的樹木
嫩枝，只要被蟬打上空，用不了多久就會乾枯脫
落。蟬對樹木的喜好不同，牠們對楊柳樹更是情
有獨鍾，棗樹、桃樹、山楂樹、蘋果樹也沒有逃
出蟬的青睞範疇。
蟬鳴有時給人一種厭惡感，那是在靜心閱讀的

時候，或者說會友聊天的當兒。蟬在不厭其煩地
「吱—吱—吱—」，令人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煩躁
感。
我來自於農村，喜歡過田園生活，身在城市心
繫田園。我陶醉於蟬鳴，更喜歡在鬱鬱葱葱的深
林裡面獨處，有時歪着腦袋尋找歌唱家的身影。
蟬也有羞澀，牠們也樂意過清靜的生活，在城市
公園和鄉村田園中，牠們首選的是田園風光。
喜歡聞蟬鳴的朋友，到農村來吧，田園風光美
如畫，金蟬吱吱悅耳鳴。享受自然，享受快樂，
享受人與自然和諧的音符，不亞於在鬧市歌廳享
受美樂的演唱會。

田園柳下聞蟬鳴

百
家
廊

卞
允
斗

﹁
一
個
嬌
，
兩
個
妙
，
三

個
吃
不
消
，
四
個
斷
擔
挑
。﹂

香
港
人
耳
熟
能
詳
的
節
育
歌
，

唱
到
那
些
一
個
嬌
長
大
後
足
可

為
人
父
母
，
家
計
會
發
覺
人
口

愈
來
愈
少
，
一
個
兩
個
不
妙
，
反
過
來

大
力
宣
傳
鼓
勵
生
育
，
想
出
個
美
麗
構

圖
：
強
調
一
個
家
庭
裡
，
生
夠
五
個
兒

女
組
織
小
型
籃
球
隊
才
壯
觀
，
遐
想
這

樣
的﹁
五
個﹂
，
可
真
浪
漫
到
不
得

了
。上

一
代
為
經
濟
早
就
不
敢
認
同
一
雙

筷
子
養
一
個
孩
子
，
大
多
只
計
劃
生
一

兩
個
，
難
道
新
一
代
會
全
無
經
濟
顧

慮
，
貿
然
生
五
個
？
都
說
養
一
個
孩
子

四
百
萬
，
沒
把
握
儲
足
二
千
萬
，
怎
迎

接
未
來
出
生
的
小
球
隊
？
何
況
還
沒
有

連
通
脹
計
算
在
內
，
又
何
況
大
多
數
夫

婦
連
入
伙
二
人
細
單
位
都
絞
盡
腦
汁
，

還
敢
妄
想
一
家
六
口
的
大
單
位
，
遑
論

孝
子
與
雙
親
同
住
的
八
人
大
單
位
。

罷
了
，
長
大
後
的
一
嬌
二
妙
，
很
多

習
慣
頂
多
一
個
弟
妹
，
甚
至
沒
有
兄
弟

姊
妹
的
家
庭
中
生
活
，
就
算
經
濟
不
成

問
題
，
大
概
也
未
必
喜
歡
球
隊
的
熱

鬧
；
至
於
單
身
的
，
家
境
富
裕
，
一
旦

迷
戀
他
或
她
的
單
身
貴
族
身
份
，
連
結

婚
意
欲
都
沒
有
，
閒
來
遛
狗
環
遊
世
界

為
樂
，
日
子
逍
遙
快
活
，
怎
還
會
為

﹁
五
個﹂
未
來
兒
女
動
心
？

更
何
況
進
入
科
技
時
代
之
後
，
宅
男
宅
女
擁
有

五
個
先
進
手
機
，
一
定
感
到
比
五
個
兒
女
纏
身
開

心
得
多
。
再
說
，﹁
迷
你
籃
球
隊﹂
無
災
無
難
成

長
還
好
，
就
算
成
長
期
間
身
體
健
康
，
剛
學
好
講

話
得
為
他
們
營
造
未
來
拚
搏
世
界
中
的
精
英
，
進

行
高
級
填
鴨
教
育
，
這
五
個
文
武
全
才
，
給
予
父

母
的
壓
力
，
豈
是
打
打
籃
球
那
麼
輕
鬆
？
再
來
一

個
何
況
新
一
代
高
頭
大
馬
的
準
父
母
，
很
多
還
拖

着
五
個
迷
你
毛
公
仔
走
路
，
難
道
可
以
照
顧
五
個

人
肉﹁
公
仔﹂
？

﹁
生
四
個﹂
斷
擔
挑
時
代
的
父
母
，
經
濟
能
力

不
成
問
題
，
以
他
們
承
受
上
一
輩
的
育
兒
功
力
，

這
擔
挑
還
挑
得
起
，
只
是
那
一
輩
的
父
母
已
上
了

年
紀
，
新
時
代
老
人
有
了
新
見
識
，
也
知
要
重
視

個
人
空
間
，
享
受
社
會
為
他
們
安
排
無
數
的
尋
樂

去
處
，
早
就
聲
明
：﹁
湊
孫
，
咪
搞
我
！﹂

生五個？別開玩笑了！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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